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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九

齐纪五

  高宗明皇帝上

建武元年(甲戌,494)

  1 春,正月丁未,改元隆昌;大赦。

  2 雍州刺史晋安王子懋,以主幼时艰,密为自全之计,令作部造仗;
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屯襄阳,子懋欲胁取以为将。显达密启西昌侯鸾,鸾征

显达为车骑大将军,徙子懋为江州刺史,仍令留部曲助镇襄阳,单将白直、
侠毂自随。显达过襄阳,子懋谓曰:“朝廷令身单身而返,身是天王,岂可

过尔轻率! 今犹欲将二三千人自随,公意何如?”显达曰:“殿下若不留部

曲,乃是大违敕旨,其事不轻;且此间人亦难可收用。”子懋默然。显达因

辞出,即发去。子懋计未立,乃之寻阳。

  3 西昌侯鸾将谋废立,引前镇西谘议参军萧衍与同谋。荆州刺史、
随王子隆,性温和,有文才;鸾欲征之,恐其不从。衍曰:“随王虽有美名,
其实庸劣。既无智谋之士,爪牙唯仗司马垣历生、武陵太守卞白龙耳。二

人唯利是从,若啖以显职,无有不来;随王止须折简耳。”鸾从之。征历生

为太子左卫率,白龙为游击将军;二人并至。续召子隆为侍中、抚军将军。
豫州刺史崔慧景,高、武旧将,鸾疑之,以萧衍为宁朔将军,戍寿阳。慧景

惧,白服出迎;衍抚安之。

  4 辛亥,郁林王祀南郊;戊午,拜崇安陵。

  5 癸亥,魏主南巡;戊辰,过比干墓,祭以太牢,魏主自为祝文曰:“乌
呼介士,胡不我臣!”

  6 帝宠幸中书舍人綦毋珍之、朱隆之、直 将军曹道刚、周奉叔、宦
者徐龙驹等。珍之所论荐,事无不允;内外要职,皆先论价,旬月之间,家
累千金;擅取官物及役作,不俟诏旨。有司至相语云:“宁拒至尊敕,不可

违舍人命。”帝以龙驹为后 舍人,常居含章殿,著黄纶帽,被貂裘,南面向

案,代帝画敕;左右侍直,与帝不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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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帝自山陵之后,即与左右微服游走市里,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掷涂、
赌跳,作诸鄙戏,极意赏赐左右,动至百数十万。每见钱,曰:“我昔思汝十

枚不得,今日得用汝未?”世祖聚钱上库五亿万,斋库亦出三亿万,金银布

帛不可胜计;郁林王即位未期岁,所用垂尽。入主衣库,令何后及宠姬以

诸宝器相投击破碎之,用为笑乐。蒸于世祖幸姬霍氏,更其姓曰徐。朝事

大小,皆决于西昌侯鸾。鸾数谏争,帝多不从;心忌鸾,欲除之。以尚书右

仆射鄱阳王锵为世祖所厚,私谓锵曰:“公闻鸾于法身如何?”锵素和谨,对
曰:“臣鸾于宗戚最长,且受寄先帝;臣等皆年少,朝廷所赖,唯鸾一人,愿
陛下无以为虑。”帝退,谓徐龙驹曰:“我欲与公共计取鸾,公既不同,我不

能独办,且复小听。”

  卫尉萧谌,世祖之族子也,自世祖在郢州,谌已为腹心。及即位,常典

宿卫,机密之事,无不预闻。征南谘议萧坦之,谌之族人也,尝为东宫直

 ,为世宗所知。帝以二人祖父旧人,甚亲信之。谌每请急出宿,帝通夕

不寐,谌还乃安。坦之得出入后宫,帝亵狎宴游,坦之皆在侧。帝醉后,常
裸袒,坦之辄扶持谏谕。西昌侯鸾欲有所谏,帝在后宫不出,唯遣谌、坦之

径进,乃得闻达。

  何后亦淫泆,私于帝左右杨珉,与同寝处如伉俪;又与帝相爱狎,故帝

恣之。迎后亲戚入宫,以耀灵殿处之。斋 通夜洞开,外内淆杂,无复分

别。西昌侯鸾遣坦之入奏诛珉,何后流涕覆面,曰:“杨郎好年少,无罪,何
可枉杀!”坦之附耳语帝曰:“外间并云杨珉与皇后有情,事彰遐迩,不可不

诛。”帝不得已许之;俄敕原之,已行刑矣。鸾又启诛徐龙驹,帝亦不能违,
而心忌鸾益甚。萧谌、萧坦之见帝狂纵日甚,无复悛改,恐祸及己;乃更回

意附鸾,劝其废立,阴为鸾耳目,帝不之觉也。

  周奉叔恃勇挟势,陵轹公卿。常翼单刀二十口自随,出入禁闼,门卫

不敢诃。每语人曰:“周郎刀不识君!”鸾忌之,使萧谌、萧坦之说帝出奉叔

为外援,己巳,以奉叔为青州刺史,曹道刚为中军司马。奉叔就帝求千户

侯;许之。鸾以为不可,封曲江县男,食三百户。奉叔大怒,于众中攘刀厉

色;鸾说谕之,乃受。奉叔辞毕,将之镇,部伍已出。鸾与萧谌称敕,召奉

叔于省中,殴杀之,启云:“奉叔慢朝廷。”帝不获已,可其奏。

  溧阳令钱唐杜文谦,尝为南郡王侍读,前此说綦毋珍之曰:“天下事可

知,灰尽粉灭,匪朝伊夕;不早为计,吾徒无类矣。”珍之曰:“计将安出?”文
谦曰:“先帝旧人,多见摈斥,今召而使之,谁不慷慨! 近闻王洪范与宿卫

将万灵会等共语,皆攘袂捶床;君其密报周奉叔,使万灵会等杀萧谌,则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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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之兵皆我用也。即勒兵入尚书,斩萧令,两都伯力耳。今举大事亦死,
不举事亦死;二死等耳,死社稷可乎! 若迟疑不断,复少日,录君称敕赐

死,父母为殉,在眼中矣。”珍之不能用。及鸾杀奉叔,并收珍之、文谦,杀
之。

  7 乙亥,魏主如洛阳西宫。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四事:其一,以
为:“窃闻舆驾今夏不巡三齐,当幸中山。往冬舆驾停邺,当农隙之时,犹
比屋供奉,不胜劳费。况今蚕麦方急,将何以堪命! 且六军涉暑,恐生疠

疫。臣愿早还北京,以省诸州供张之苦,成洛都营缮之役。”其二,以为:
“洛阳宫殿故基,皆魏明帝所造,前世已讥其奢。今兹营缮,宜加裁损。
又,顷来北都富室,竞以第舍相尚;宜因迁徙,为之制度。及端广衢路,通
利沟渠。”其三,以为:“陛下之还洛阳,轻将从骑。王者于闱闼之内犹施警

跸,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!”其四,以为:“陛下耳听法音,目玩坟典,口
对百辟,心虞万机,景昃而食,夜分而寝;加以孝思之至,随时而深;文章之

业,日成篇卷;虽睿明所用,未足为烦,然非所以啬神养性,保无疆之祚也。
伏愿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。”帝颇纳之,显宗,麒麟之子也。

  显宗又上言,以为:“州郡贡察,徒有秀、孝之名而无秀、孝之实;朝廷

但检其门望,不复弹坐。如此,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,何假冒秀、孝之

名也! 夫门望者,乃其父祖之遗烈,亦何益于皇家! 益于时者,贤才而已。
苟有其才,虽屠钓奴虏,圣王不耻以为臣;苟非其才,虽三后之胤,坠于皂

隶矣。议者或云,‘今世等无奇才,不若取士于门’,此亦失矣。岂可以世

无周、邵,遂废宰相邪! 但当校其寸长、铢重者先叙之,则贤才无遗矣。

  又,刑罚之要,在于明当,不在于重。苟不失有罪,虽捶挞之薄,人莫

敢犯;若容可侥幸,虽参夷之严,不足惩禁。今内外之官,欲邀当时之名,
争以深刻为无私,迭相敦厉,遂成风俗。陛下居九重之内,视人如赤子;百
司分万务之任,遇下如仇雠。是则尧、舜止一人而桀、纣以千百;和气不

至,盖由于此。谓宜敕示百僚,以惠元元之命。

  又,昔周居洛邑,犹存宗周;汉迁东都,京兆置尹。察春秋
􀪍􀪍􀪍􀪍

之义,有宗

庙曰都,无曰邑。况代京,宗庙山陵所托,王业所基,其为神乡福地,实亦

远矣,今便同之郡国,臣窃不安。谓宜建畿置尹,一如故事,崇本重旧,光
示万叶。

  又,古者四民异居,欲其业专志定也。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,日不

暇给,然犹分别士庶,不令杂居,工伎屠沽,各有攸处;但不设科禁,久而混

淆。今闻洛邑居民之制,专以官位相从,不分族类。夫官位无常,朝荣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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悴,则是衣冠、皂隶不日同处矣。借使一里之内,或调习歌舞,或构肄诗

书,纵群儿随其所之,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。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

风礼,百年难成;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,一朝而就。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,
孟母勤三徙之训。此乃风俗之原,不可不察。朝廷每选人士,校其一婚一

宦以为升降,何其密也! 至于度地居民,则清浊连甍,何其略也! 今因迁

徙之初,皆是空地,分别工伎,在于一言,有何可疑而阙盛美!

  又,南人昔有淮北之地,自比中华,侨置郡县。自归附圣化,仍而不

改,名实交错,文书难辨。宜依地理旧名,一皆厘革,小者并合,大者分置,
及中州郡县,昔以户少并省。今民口既多,亦可复旧。

  又,君人者以天下为家,不可有所私。仓库之储,以供军国之用,自非

有功德者不可加赐。在朝诸贵,受禄不轻;比来赐赉,动以千计。若分以

赐鳏寡孤独之民,所济实多;今直以与亲近之臣,殆非周急不继富之谓

也。”帝览奏,甚善之。

  8 二月乙丑,魏主如河阴,规方泽。

  9 辛卯,帝祀明堂。

  10 司徒参军刘 等聘于魏。

  11 丙申,魏徙河南王干为赵郡王,颍川王雍为高阳王。

  12 壬寅,魏主北巡;癸卯,济河;三月壬申,至平城。使群臣更论迁

都利害,各言其志。燕州刺史穆罴曰:“今四方未定,未宜迁都。且征伐无

马,将何以克?”帝曰:“厩牧在代,何患无马! 今代在恒山之北,九州之外,
非帝王之都也。”尚书于果曰:“臣非以代地为胜伊、洛之美也。但自先帝

以来,久居于此,百姓安之;一旦南迁,众情不乐。”平阳公丕曰:“迁都大

事,当讯之卜筮。”帝曰:“昔周、召圣贤,乃能卜宅。今无其人,卜之何益!
且‘卜以决疑,不疑何卜!’黄帝卜而龟焦,天老曰‘吉’,黄帝从之。然则至

人之知未然,审于龟矣。王者以四海为家,或南或北,何常之有! 朕之远

祖,世居北荒。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。昭成皇帝更营盛乐,道武皇帝迁

于平城。朕幸属胜残之运,而独不得迁乎!”群臣不敢复言。罴,寿之孙;
果,烈之弟也。癸酉,魏主临朝堂,部分迁留。

  13 夏,四月庚辰,魏罢西郊祭天。

  14 辛巳,武陵昭王晔卒。

  15 戊子,竟陵文宣王子良以忧卒。帝常忧子良为变,闻其卒,甚喜。

    臣光曰:孔子称“鄙夫不可与事君,未得之,患得之;既得之,患失

之。苟患失之,无所不至。”王融乘危侥幸,谋易嗣君。子良当时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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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,虽素以忠慎自居,不免忧死。迹其所以然,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。
轻躁之士,乌可近哉!

  16 己亥,魏罢五月五日、七月七日飨祖考。

  17 魏录尚书事广陵王羽奏:“令文:每岁终,州镇列属官治状,及再

考,则行黜陟。去十五年京官尽经考为三等,今已三载。臣辄准外考,以
定京官治行。”魏主曰:考绩事重,应关朕听,不可轻发;且俟至秋。”

  18 闰月丁卯,镇军将军鸾即本号,开府仪同三司。

  19 戊辰,以新安王昭文为扬州刺史。

  20 五月甲戌朔,日有食之。

  21 六月己巳,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、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来

聘。昶,度世之子也。清石世仕江南,魏主谓清石曰:“卿勿以南人自嫌。
彼有知识,欲见则见,欲言则言。凡使人以和为贵,勿迭相矜夸,见于辞

色,失将命之体也。”

  22 秋,七月乙亥,魏以宋王刘昶为使持节、都督吴越楚诸军事、大将

军,镇彭城。魏主亲饯之。以王肃为昶府长史。昶至镇,不能抚接义故,
卒无成功。

  23 壬午,魏安定靖王休卒。自卒至殡,魏主三临其第,葬之如尉元

之礼,送之出郊,恸哭而返。

  24 壬戌,魏主北巡。

  25 西昌侯鸾既诛徐龙驹、周奉叔,而尼媪外入者,颇传异语。中书

令何胤,以后之从叔,为帝所亲,使直殿省。帝与胤谋诛鸾,令胤受事;胤
不敢当,依违谏说,帝意复止。乃谋出鸾于西州,中敕用事,不复关咨于

鸾。

  是时,萧谌、萧坦之握兵权,左仆射王晏总尚书事。谌密召诸王典签,
约语之,不许诸王外接人物。谌亲要日久,众皆惮而从之。

  鸾以其谋告王晏,晏闻之,响应;又告丹杨尹徐孝嗣,孝嗣亦从之。骠

骑录事南阳乐豫谓孝嗣曰:“外传籍籍,似有伊、周之事。君蒙武帝殊常之

恩,荷托付之重,恐不得同人此举。人笑褚公,至今齿冷。”孝嗣心然之而

不能从。

  帝谓萧坦之曰:“人言镇军与王晏、萧谌欲共废我,似非虚传。卿所闻

云何?”坦之曰:“天下宁当有此,谁乐无事废天子邪! 朝贵不容造此论,当
是诸尼姥言耳,岂可信耶! 官若无事除此三人,谁敢自保!”直 将军曹道

刚疑外间有异,密有处分,谋未能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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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时始兴内史萧季敞、南阳太守萧颖基皆内迁,谌欲待二人至,藉其势

力以举事。鸾虑事变,以告坦之,坦之驰谓谌曰:“废天子,古来大事。比

闻曹道刚、朱隆之等转已猜疑,卫尉明日若不就事,无所复及。弟有百岁

母,岂能坐听祸败,正应作馀计耳!”谌惶遽从之。

  壬辰,鸾使萧谌先入宫,遇曹道刚及中书舍人朱隆之,皆杀之。直后

徐僧亮盛怒,大言于众曰:“吾等荷恩,今日应死报!”又杀之。鸾引兵自尚

书入云龙门,戎服加朱衣于上,比入门,三失履。王晏、徐孝嗣、萧坦之、陈
显达、王广之、沈文季皆随其后。帝在寿昌殿,闻外有变,犹密为手敕呼萧

谌,又使闭内殿诸房 。俄而谌引兵入寿昌 ,帝走趋徐姬房,拔剑自刺,
不入,以帛缠颈,舆接出延德殿。谌初入殿,宿卫将士皆操弓楯欲拒战,谌
谓之曰:“所取自有人,卿等不须动!”宿卫素隶服于谌,皆信之;及见帝出,
各欲自奋,帝竟无一言。行至西弄,弑之。舆尸出殡徐龙驹宅,葬以王礼。
徐姬及诸嬖幸皆伏诛,鸾既执帝,欲作太后令;徐孝嗣于袖中出而进之,鸾
大悦。癸巳,以太后令追废帝为郁林王,又废何后为王妃,迎立新安王昭

文。

  吏部尚书谢瀹方与客围棋,左右闻有变,惊走报瀹。瀹每下子,辄云

“其当有意”,竟局,乃还斋卧,竟不问外事。大匠卿虞悰窃叹曰:“王、徐遂

缚裤废天子,天下岂有此理邪!”悰,啸父之孙也。朝臣被召入宫。国子祭

酒江 至云龙门,托药发,吐车中而去。西昌侯鸾欲引中散大夫孙谦为腹

心,使兼卫尉给甲仗百人。谦不欲与之同,辄散甲士;鸾亦不之罪也。

  丁酉,新安王即皇帝位,时年十五。以西昌侯鸾为骠骑大将军、录尚

书事、扬州刺史、宣城郡公。大赦,改元延兴。

  26 辛丑,魏主至朔州。

  27 八月甲辰,以司空王敬则为太尉,鄱阳王锵为司徒,车骑大将军

陈显达为司空,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。

  28 魏主至阴山。

  29 以始安王遥光为南郡太守,不之官。遥光,鸾之兄子也。鸾有异

志,遥光赞成之,凡大诛赏,无不预谋。戊申,以中书郎萧遥欣为兖州刺

史。遥欣,遥光之弟也。鸾欲树置亲党,故用之。

  30 癸丑,魏主如怀朔镇;己未,如武川镇;辛酉,如抚宜镇;甲子,如
柔玄镇;乙丑,南还;辛未,至平城。

  31 九月壬申朔,魏诏曰:“三载考绩,三考黜陟;可黜者不足为迟,可
进者大成赊缓。朕今三载一考,即行黜陟,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,才能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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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于下位。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,其上下二等仍分为三。六品已下,
尚书重问;五品已上,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,上上者迁之,下下者黜之,
中者守其本任。”

  魏主之北巡也,留任城王澄铨简旧臣。自公侯已下,有官者以万数,
澄品其优劣能否为三等,人无怨者。

  壬午,魏主临朝堂,黜陟百官,谓诸尚书曰:“尚书,枢机之任,非徒总

庶务,行文书而已;朕之得失,尽在于此。卿等居官,年垂再期,未尝献可

替否,进一贤退一不肖,此最罪之大者。”又谓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曰:“汝为

朕弟,居机衡之右,无勤恪之声,有阿党之迹,今黜汝录尚书、廷尉,但为特

进、太子太保。”又谓尚书令陆叡曰:“叔翻到省之初,甚有善称;比来偏颇

懈怠,由卿不能相导以义。虽无大责,宜有小罚;今夺卿禄一期。”又谓左

仆射拓跋赞曰:“叔翻受黜,卿应大辟;但以咎归一人,不复重责;今解卿少

师,削禄一期。”又谓左丞公孙良、右丞乞伏义受曰:“卿罪亦应大辟;可以

白衣守本官,冠服禄恤尽从削夺。若三年有成,还复本任;无成,永归南

亩。”又谓尚书任城王澄曰:“叔神志骄傲,可解少保。”又谓长兼尚书于果

曰:“卿不勤职事,数辞以疾,可解长兼,削禄一期。”其馀守尚书尉羽、卢渊

等,并以不职,或解任,或黜官,或夺禄,皆面数其过而行之。渊,昶之兄

也。

  帝又谓陆叡曰:“北人每言‘北俗质鲁,何由知书!’朕闻之,深用怃然!
今知书者甚众,岂皆圣人! 顾学与不学耳。朕修百官,兴礼乐,其志固欲

移风易俗。朕为天子,何必居中原! 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,闻见广博;
若永居恒北,复值不好文之主,不免面墙耳。”对曰:“诚如圣言。金日 不

入仕汉朝,何能七世知名。”帝甚悦。

  32 郁林王之废也,鄱阳王锵初不知谋。及宣城公鸾权势益重,中外

皆知其蓄不臣之志。锵每诣鸾,鸾常屣履至车后迎之;语及家国,言泪俱

发,锵以此信之。宫台之内皆属意于锵,劝锵入宫发兵辅政。制局监谢粲

说锵及随王子隆曰:“二王但乘油壁车入宫,出天子置朝堂,夹辅号令;粲
等闭城门、上仗,谁敢不同! 东城人正共缚送萧令耳。”子隆欲定计。锵以

上台兵力既悉度东府,且虑事不捷,意甚犹豫。马队主刘巨,世祖时旧人,
诣锵请间,叩头劝锵立事。锵命驾将入,复还内,与母陆太妃别,日暮不成

行。典签知其谋,告之。癸酉,鸾遣兵二千人围锵第,杀锵,遂杀子隆及谢

粲等。于时太祖诸子,子隆最壮大,有才能,故鸾尤忌之。

 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闻鄱阳、随王死,欲起兵,谓防 吴郡陆超之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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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事成则宗庙获安,不成犹为义鬼。”防 丹阳董僧慧曰:“此州虽小,宋孝

武常用之。若举兵向阙以请郁林之罪,谁能御之!”子懋母阮氏在建康,密
遣书迎之,阮氏报其同母兄于瑶之为计。瑶之驰告宣城公鸾;乙亥,假鸾

黄钺,内外纂严,遣中护军王玄邈讨子懋,又遣军主裴叔业与于瑶之先袭

寻阳,声云为郢府司马。子懋知之,遣三百人守湓城。叔业溯流直上,至
夜,回袭湓城,城局参军乐贲开门纳之。子懋闻之,帅府州兵力据城自守。
子懋部曲多雍州人,皆勇跃愿奋。叔业畏之,遣于瑶之说子懋曰:“今还都

必无过忧,正当作散官,不失富贵也。”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,众情稍沮。
中兵参军于琳之,瑶之兄也,说子懋重赂叔业,可以免祸。子懋使琳之往,
琳之因说叔业取子懋。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州城,僚佐

皆奔散。琳之从二百人,拔白刃入斋,子懋骂曰:“小人! 何忍行此!”琳之

以袖鄣面,使人杀之。王玄邈执董僧慧,将杀之,僧慧曰:“晋安举义兵,仆
实预其谋,得为主人死,不恨矣! 愿至大敛毕,退就鼎镬。”玄邈义之,具以

白鸾,免死配东冶。子懋子昭基,九岁,以方二寸绢为书,参其消息,并遗

钱五百,行金得达,僧慧视之曰:“郎君书也!”悲恸而卒。于琳之劝陆超之

逃亡。超之曰:“人皆有死,此不足惧! 吾若逃亡,非唯孤晋安之眷,亦恐

田横客笑人!”玄邈等欲囚以还都,超之端坐俟命。超之门生谓杀超之当

得赏,密自后斩之,头坠而身不僵。玄邈厚加殡敛。门生亦助举棺,棺坠,
压其首,折颈而死。

  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袭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。广之至欧阳,遣部

将济阴陈伯之先驱。伯之因城开,独入,斩子敬。

  鸾又遣徐玄庆西上害诸王。临海王昭秀为荆州刺史,西中郎长史何

昌 行州事。玄庆至江陵,欲以便宜从事。昌 曰:“仆受朝廷意寄,翼辅

外藩。殿下未有愆失,君以一介之使来,何容即以相付邪! 若朝廷必须殿

下,当自启闻,更听后旨。”昭秀由是得还建康。昌 ,尚之之弟子也。

  鸾以吴兴太守孔 之行郢州事,欲使之杀晋熙王 。 之辞不许,遂
不食而死。 之,靖之孙也。

  裴叔业自寻阳仍进向湘州,欲杀湘州刺史南平王锐,防 周伯玉大言

于众曰:“此非天子意。今斩叔业,举兵匡社稷,谁敢不从!”锐典签叱左右

斩之。乙酉,杀锐;又杀郢州刺史晋熙王 ,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铿。

  丁亥,以庐陵王子卿为司徒,桂阳王铄为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  冬,十月丁酉,解严。

  33 以宣城公鸾为太傅、领大将军、扬州牧、都督中外诸军事,加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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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,进爵为王。

  宣城王谋继大统,多引朝廷名士与参筹策。侍中谢朏心不愿,乃求出

为吴兴太守。至郡,致酒数斛,遗其弟吏部尚书瀹,为书曰:“可力饮此,勿
豫人事!”

    臣光曰:臣闻“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,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。”二
谢兄弟,比肩贵近,安享荣禄,危不预知;为臣如此,可谓忠乎!

  34 宣城王虽专国政,人情犹未服。王胛上有赤志,骠骑谘议参军考

城江祏劝王出以示人。王以示晋寿太守王洪范曰:“人言此是日月相,卿
幸勿泄!”洪范曰:“公日月在躯,如何可隐,当转言之!”王母,祏之姑也。

  35 戊戌,杀桂阳王铄、衡阳王钧、江夏王锋、建安王子真、巴陵王子

伦。

  铄与鄱阳王锵齐名;锵好文章,铄好名理,时人称为鄱、桂。锵死,铄
不自安,至东府见宣城王,还,谓左右曰:“向录公见接殷勤,流连不能已,
而面有惭色,此必欲杀我。”是夕,遇害。

  宣城王每杀诸王,常夜遣兵围其第,斩关逾垣,呼噪而入,家赀皆封籍

之。江夏王锋,有才行,宣城王尝与之言:“遥光才力可委。”锋曰:“遥光之

于殿下,犹殿下之于高皇;卫宗庙,安社稷,实有攸寄。”宣城王失色。及杀

诸王,锋遗宣城王书,诮责之;宣城王深惮之,不敢于第收锋,使兼祠官于

太庙,夜,遣兵庙中收之。锋出,登车,兵人欲上车,锋有力,手击数人皆仆

地,然后死。

  宣城王遣典签柯令孙杀建安王子真,子真走入床下,令孙手牵出之,
叩头乞为奴,不许而死。

  又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。子伦性英果。时为南兰陵太

守,镇琅邪,城有守兵。宣城王恐不肯就死,以问典签华伯茂,伯茂曰:“公
若以兵取之,恐不可即办。若委伯茂,一夫力耳。”乃手自执鸩逼之,子伦

正衣冠,出受诏,谓法亮曰:“先朝昔灭刘氏,今日之事,理数固然。君是身

家旧人,今衔此使,当由事不获已。此酒非劝酬之爵。”因仰之而死,时年

十六。法亮及左右皆流涕。

  初,诸王出镇,皆置典签,主帅一方之事,悉以委之。时入奏事,一岁

数返,时主辄与之间语,访以州事,刺史美恶专系其口,自刺史以下莫不折

节奉之,恒虑弗及。于是威行州部,大为奸利。武陵王晔为江州,性烈直,
不可干;典签赵渥之谓人曰:“今出都易刺史!”及见世祖,盛毁之;晔遂免

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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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南海王子罕戍琅邪,欲暂游东堂,典签姜秀不许。子罕还,泣谓母曰:
“儿欲移五步亦不得,与囚何异!”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,厨人答典签不在,
不敢与。

  永明中,巴东王子响杀刘寅等,世祖闻之,谓群臣曰:“子响遂反!”戴
僧静大言曰:“诸王都自应反,岂唯巴东!”上问其故,对曰:“天王无罪,而
一时被囚,取一挺藕、一杯浆,皆谘签帅;签帅不在,则竟日忍渴。诸州唯

闻有签帅,不闻有刺史。何得不反!”

  竟陵王子良尝问众曰:“士大夫何意诣签帅?”参军范云曰:“诣长史以

下皆无益,诣签帅立有倍本之价。不诣谓何!”子良有愧色。

  及宣城王诛诸王,皆令典签杀之,竟无一人能抗拒者。孔珪闻之,流
涕曰:“齐之衡阳、江夏最有意,而复害之;若不立签帅,故当不至于此。”宣
城王亦深知典签之弊,乃诏:“自今诸州有急事,当密以奏闻,勿复遣典签

入都。”自是典签之任浸轻矣。

    萧子显论曰:帝王之子,生长富厚,朝出闺阃,暮司方岳,防骄翦

逸,积代常典。故辅以上佐,简自帝心;劳旧左右,用为主帅,饮食起

居,动应闻启,处地虽重,行己莫由。威不在身,恩未下及,一朝艰难

总至,望其释位扶危,何可得矣! 斯宋氏之馀风,至齐室而尤弊也。

  36 癸卯,以宁朔将军萧遥欣为豫州刺史,黄门郎萧遥昌为郢州刺

史,辅国将军萧诞为司州刺史。遥昌,遥欣之弟,诞,谌之兄也。

  37 甲辰,魏以太尉东阳王丕为太傅、录尚书事,留守平城。

  戊申,魏主亲告太庙,使高阳王雍、于烈奉迁神主于洛阳;辛亥,发平

城。

  38 海陵王在位,起居饮食,皆谘宣城王而后行。尝思食蒸鱼菜,太
官令答无录公命,竟不与。辛亥,皇太后令曰:“嗣主冲幼,庶政多昧;且早

婴尫疾,弗克负荷。太傅宣城王,胤体宣皇,钟慈太祖,宜入承宝命。帝可

降封海陵王,吾当归老别馆。”且以宣城王为太祖第三子。癸亥,高宗即皇

帝位,大赦,改元。以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,司空陈显达为太尉,尚书令王

晏加骠骑大将军,左仆射徐孝嗣加中军大将军,中领军萧谌为领军将军。

  度支尚书虞悰称疾不陪位。帝以悰旧人,欲引参佐命,使王晏赍废立

事示悰。悰曰:“主上圣明,公卿戮力,宁假朽老以赞惟新乎! 不敢闻命!”
因恸哭。朝议欲纠之,徐孝嗣曰:“此亦古之遗直。”乃止。

  帝与群臣宴会,诏功臣上酒。王晏等兴席,谢瀹独不起,曰:“陛下受

命,应天顺人;王晏妄叨天功以为己力!”帝大笑,解之。座罢,晏呼瀹共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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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令省。瀹正色曰:“卿巢窟在何处!”晏甚惮之。

  39 丁卯,诏:“藩牧守宰,或有荐献,事非任土,悉加禁断。”

  40 己巳,魏主如信都。庚午,诏曰:“比闻缘边之蛮,多窃掠南土,使
父子乖离,室家分绝。朕方荡壹区宇,子育万姓,若苟如此,南人岂知朝德

哉! 可诏荆、郢、东荆三州,禁勒蛮民,勿有侵暴。”

  41 十一月癸酉,以始安王遥光为扬州刺史。

  42 丁丑,魏主如邺。

  43 庚辰,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,宝玄为江夏王,宝源为庐陵王,宝寅

为建安王,宝融为随郡王,宝攸为南平王。

  44 甲申,诏曰:“邑宰禄薄,虽任土恒贡,自今悉断。”

  45 乙酉,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,妃为懿后。

  46 丙戌,以闻喜公遥欣为荆州刺史,丰城公遥昌为豫州刺史。时上

长子晋安王宝义有废疾,诸子皆弱小,故以遥光居中,遥欣镇抚上流。

  47 戊子,立皇子宝卷为太子。

  48 魏主至洛阳,欲澄清流品,以尚书崔亮兼吏部郎。亮,道固之兄

孙也。

  49 魏主敕后军将军宇文福行牧地。福表石济以西,河内以东,距河

凡十里。魏主自代徙杂畜置其地,使福掌之;畜无耗失,以为司卫监。

  初,世祖平统万及秦、凉,以河西水草丰美,用为牧地,畜甚蕃息,马至

二百馀万匹,橐驼半之,牛羊无数。及高祖置牧场于河阳,常畜戎马十万

匹,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,稍复南徙,欲其渐习水土,不至死伤,而河西之

牧愈更蕃滋。及正光以后,皆为寇盗所掠,无孑遗矣。

  50 永明中,御史中丞沈渊表,百官年七十,皆令致仕,并穷困私门。
庚子,诏依旧铨叙。上辅政所诛诸王,皆复属籍,封其子为侯。

  51 上诈称海陵恭王有疾,数遣御师瞻视,因而殒之,葬礼并依汉东

海恭王故事。

  52 魏郢州刺史韦珍,在州有声绩,魏主赐以骏马、谷帛。珍集境内

孤贫者,悉散与之,谓之曰:“天子以我能绥抚卿等,故赐以谷帛,吾何敢独

有之!”

  53 魏主以上废海陵王自立,谋大举入寇。会边将言,雍州刺史下邳

曹虎遣使请降于魏,十一月辛丑朔,魏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向襄

阳,大将军刘昶、平南将军王肃向义阳,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钟离,平南将军

广平刘藻向南郑。真度,安都从祖弟也。以尚书仆射卢渊为安南将军,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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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阳前锋诸军。渊辞以不习军旅,不许。渊曰:“但恐曹虎为周鲂耳。”

  54 魏主欲变易旧风,壬寅,诏禁士民胡服。国人多不悦。

  通直散骑常侍刘芳,缵之族弟也,与给事黄门侍郎太原郭祚,皆以文

学为帝所亲礼,多引与讲论及密议政事;大臣贵戚皆以为疏己,怏怏有不

平之色。帝使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谕之曰:“至尊但欲广知古事,询访前

世法式耳,终不亲彼而相疏也。”众意乃稍解。凯,馛之子也。

  55 魏主欲自将入寇。癸卯,中外戒严。戊申,诏代民迁洛者复租赋

三年。相州刺史高闾上表称:“洛阳草创,曹虎既不遣质任,必无诚心,无
宜轻举。”魏主不从。

  久之,虎使竟不再来,魏主引公卿问行留之计,公卿或以为宜止,或以

为宜行。帝曰:“众人纷纭,莫知所从。必欲尽行留之势,宜有客主,共相

起发。任城、镇南为留议,朕为行论,诸公坐听得失,长者从之。”众皆曰:
“诺。”镇军将军李冲曰:“臣等正以迁都草创,人思少安;为内应者未得审

谛,不宜轻动。”帝曰:“彼降款虚实,诚未可知。若其虚也,朕巡抚淮甸,访
民疾若,使彼知君德之所在,有北向之心;若其实也,今不以时应接,则失

乘时之机,孤归义之诚,败朕大略矣。”任城王澄曰:“虎无质任,又使不再

来,其诈可知也。今代都新迁之民,皆有恋本之心。扶老携幼,始就洛邑,
居无一椽之室,食无甔石之储。又冬月垂尽,东作将起,乃‘百堵皆兴’、
‘俶载南亩’之时,而驱之使擐甲执兵,泣当白刃,殆非歌舞之师也。且诸

军已进,非无应接。若降款有实,待既平樊、沔,然后銮舆顺动,亦何晚之

有! 今率然轻举,上下疲劳;若空行空返,恐挫损天威,更成贼气,非策之

得者也。”司空穆亮以为宜行,公卿皆同之。澄谓亮曰:“公辈在外之时,见
张旗授甲,皆有忧色,平居论议,不愿南征;何得对上即为此语! 面背不

同,事涉欺佞,岂大臣之义,国士之体乎! 万一倾危,皆公辈所为也。”冲
曰:“任城王可谓忠于社稷。”帝曰:“任城以从朕者为佞,不从朕者岂必皆

忠! 夫小忠者、大忠之贼,无乃似诸!”澄曰:“臣愚 ,虽涉小忠,要是竭诚

谋国;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据!”帝不从。

  辛亥,发洛阳,以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,统留台事;李冲兼仆射,同守

洛阳。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左丞,赵郡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,始平王勰将

宗子军宿卫左右。休,逞之玄孙也。戊辰,魏主至悬瓠。己巳,诏寿阳、钟
离、马头之师所掠男女皆放还南。曹虎果不降。

  魏主命卢渊攻南阳。渊以军中乏粮,请先攻赭阳以取叶仓,魏主许

之。乃与征南大将军城阳王鸾、安南将军李佐、荆州刺史韦珍共攻赭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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鸾,长寿之子;佐,宝之子也。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闭城拒守。薛真度军于

沙堨,南阳太守房伯玉、新野太守刘思忌拒之。

  56 先是,魏主遣中书监高闾治古乐;会闾出为相州刺史,是岁,表蔫

著作郎韩显宗、大乐祭酒公孙崇参知钟律,帝从之。

6861 资 治 通 鉴

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

齐纪六

  高宗明皇帝中

建武二年(乙亥,495)

  1 春,正月壬申,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、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

州、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诸军以拒魏。

  癸酉,魏诏:“淮北之人不得侵掠,犯者以大辟论。”乙未,拓跋衍攻钟

离,徐州刺史萧惠休乘城拒守,间出袭击魏兵,破之。惠休,惠明之弟也。
刘昶、王肃攻义阳,司州刺史萧诞拒之。肃屡破诞兵,招降万馀人。魏以

肃为豫州刺史。刘昶性褊躁,御军严暴,人莫敢言。法曹行参军北平阳固

苦谏;昶怒,欲斩之,使当攻道。固志意闲雅,临敌勇决,昶始奇之。

  丁酉,中外纂严。以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、都督西北讨诸军事,往来

新亭、白下以张声势。

  己亥,魏主济淮;二月,至寿阳,众号三十万,铁骑弥望。甲辰,魏主登

八公山,赋诗。道遇甚雨,命去盖;见军士病者,亲抚慰之。

  魏主遣使呼城中人,丰城公遥昌使崔庆远出应之。庆远问师故,魏主

曰:“固当有故! 卿欲我斥言之乎,欲我含垢依违乎?”庆远曰:“未承来命,
无所含垢。”魏主曰:“齐主何故废立?”庆远曰:“废昏立明,古今非一,未审

何疑?”魏主曰:“武帝子孙,今皆安在?”庆远曰:“七王同恶,已伏管、蔡之

诛;其馀二十馀王,或内列清要,或外典方牧。”魏主曰:“卿主若不忘忠义,
何以不立近亲,如周公之辅成王,而自取之乎?”庆远曰:“成王有亚圣之

德,故周公得而相之。今近亲皆非成王之比,故不可立。且霍光亦舍武帝

近亲而立宣帝,唯其贤也。”魏主曰:“霍光何以不自立?”庆远曰:“非其类

也。主上正可比宣帝,安得比霍光! 若尔,武王伐纣,不立微子而辅之,亦
为苟贪天下乎?”魏主大笑曰:“朕来问罪。如卿之言,便可释然。”庆远曰:
“‘见可而进,知难而退’,圣人之师也。”魏主曰:“卿欲吾和亲,为不欲乎?”
庆远曰:“和亲则二国交欢,生民蒙福;否则二国交恶,生民涂炭。和亲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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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,裁自圣衷。”魏主赐庆远酒淆、衣服而遣之。

  戊申,魏主循淮而东,民皆安堵,租运属路。丙辰,至钟离。

  上遣左卫将军崔慧景、宁朔将军裴叔业救钟离。刘昶、王肃众号二十

万,堑栅三重,并力攻义阳,城中负楯而立。王广之引兵救义阳,去城百馀

里,畏魏强,不敢进。城中益急,黄门侍郎萧衍请先进,广之分麾下精兵配

之。衍间道夜发,与太子右率萧诔等径上贤首山,去魏军数里。魏人出不

意,未测多少,不敢逼。黎明,城中望见援军至,萧诞遣长史王伯瑜出攻魏

栅,因风纵火,衍等众军自外击之,魏不能支,解围去。己未,诞等追击,破
之。诔,谌之弟也。

  先是,上以义阳危急,诏都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张冲出军攻魏以分其

兵势。冲遣军主桑系祖攻魏建陵、驿马、厚丘三城,又遣军主杜僧护攻魏

虎坑、冯时、即丘三城,皆拔之。青、冀二州刺史王洪范遣军主崔延袭魏纪

城,据之。

  魏主欲南临江水,辛酉,发钟离。司徒长乐元懿公冯诞病,不能从,魏
主与之泣诀,行五十里,闻诞卒。时崔慧景等军去魏主营不过百里,魏主

轻将数千人夜还钟离,拊尸而哭,达旦,声泪不绝。壬戌,敕诸军罢临江之

行,葬诞依晋齐献王故事。诞与帝同年,幼同砚席,尚帝妹乐安长公主。
虽无学术,而资性淳笃,故特有宠。丁卯,魏主遣使临江,数上罪恶。

  魏久攻钟离不克,士卒多死。三月戊寅,魏主如邵阳,筑城于洲上,栅
断水路,夹筑二城。萧坦之遣军主裴叔业攻二城,拔之。魏主欲筑城置戍

于淮南,以抚新附之民,赐相州刺史高闾玺书,具论其状。闾上表,以为:
“兵法
􀪍􀪍􀪍􀪍

‘十则围之,五则攻之。向者国家止为受降之计,发兵不多,东西辽

阔,难以成功;今又欲置戍淮南,招抚新附。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,步骑

数十万,南临瓜步,诸郡尽降,而盱眙小城,攻之不克。班师之日,兵不戍

一城,土不辟一廛。夫岂无人? 以为大镇未平,不可守小故也。夫壅水者

先塞其原,伐木者先断其本;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,终无益也。寿阳、盱
眙、淮阴,淮南之本原也;三镇不克其一,而留守孤城,其不能自全明矣。
敌之大镇逼其外,长淮隔其内;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,多置兵则粮运难通。
大军既还,士心孤怯;夏水盛涨,救援甚难。以新击旧,以劳御逸,若果如

此,必为敌擒,虽忠勇奋发,终何益哉! 且安土恋本,人之常情。昔彭城之

役,既克大镇,城戍已定,而不服思叛者犹逾数万。角城蕞尔,处在淮北,
去淮阳十八里。五固之役,攻围历时,卒不能克。以今准昔,事兼数倍。
天时尚热,雨水方降,愿陛下踵世祖之成规,旋辕返旆,经营洛邑,蓄力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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衅,布德行化,中国既和,远人自服矣。”尚书令陆叡上表,以为“长江浩荡,
彼之巨防。又南土昏雾,暑气郁蒸,师人经夏,必多疾病。而迁鼎草创,庶
事甫尔,台省无论政之馆,府寺靡听治之所,百僚居止,事等行路,沈雨炎

阳,自成疠疫。且兵徭并举,圣王所难。今介胄之士,外攻寇仇,羸弱之

夫,内勤土木,运给之费,日损千金。驱罢弊之兵,讨坚城之虏,将何以取

胜乎! 陛下去冬之举,正欲曜武江、汉耳;今自春几夏,理宜释甲。愿早还

洛邑,使根本深固,圣怀无内顾之忧,兆民休斤板之役,然后命将出师,何
忧不服。”魏主纳其言。

  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阳,患之。张欣泰曰:“彼有去志,所以筑城者,外
自夸大,惧我蹑其后耳。今若说之以两愿罢兵,彼无不听矣。”慧景从之,
使欣泰诣城下语魏人,魏主乃还。

  济淮;馀五将未济,齐人据渚邀断津路。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为直

 将军,军主代人奚康生应募,缚筏积柴,因风纵火,烧齐船舰,依烟直进,
飞刀乱斫,中渚兵遂溃。魏主假康生直 将军。

  魏主使前将军杨播将步卒三千、骑五百为殿。时春水方长,齐兵大

至,战舰塞川。播结陈于南岸以御之,诸军尽济。齐兵四集围播,播为圆

陈以御之,身自搏战,所杀甚众。相拒再宿,军中食尽,围兵愈急。魏主在

北岸望之,以水盛不能救,既而水稍减,播引精骑三百历齐舰大呼曰:“我
今欲渡,能战者来!”遂拥众而济。播,椿之兄也。

  魏军既退,邵阳洲上馀兵万人,求输马五百匹,假道以归。崔慧景欲

断路攻之,张欣泰曰:“归师勿遏,古人畏之,兵在死地,不可轻也。今胜之

不足为武,不胜徒丧前功;不如许之。”慧景从之。萧坦之还,言于上曰:
“邵阳洲有死贼万人,慧景、欣泰纵而不取。”由是皆不加赏。甲申,解严。

  初,上闻魏主欲饮马于江,惧,敕广陵太守行南兖州事萧颖胄移居民

入城,民惊恐,欲席卷南渡。颖胄以魏寇尚远,不即施行,魏兵竟不至。颖

胄,太祖之从子也。

  上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助丰城公遥昌守寿阳。文季入城,止游兵不

听出,洞开城门,严加守备。魏兵寻退。

  魏之入寇也,卢昶等犹在建康,齐人恨之,饲以蒸豆。昶怖惧,食之,
泪汗交横。谒者张思宁辞气不屈,死于馆下。及还,魏主让昶曰:“人谁不

死,何至自同牛马,屈身辱国! 纵不远惭苏武,独不近愧思宁乎!”乃黜为

民。

  2 戊子,魏太师京兆武公冯熙卒于平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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